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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域社会资本与农村互助养老实现
———基于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视角的分析

聂 建 亮,曹 梦 迪,吴 玉 锋
(西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710127)

摘 要:互助养老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老人拥有的养老服务供给意愿。本研究基于对

全国11省31村农村老人的抽样调查数据,展示了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的特征,并运用多元线性回

归模型,从村域社会资本切入,分析了村域网络、村域互惠、村域信任以及村域规范对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

给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服务内容上,农村老人更愿意为他人提供精神慰藉服务,然后是生活照料服

务,最后是医疗护理服务;在服务对象上,农村老人养老服务的供给意愿符合由近及远的“差序格局”特征。

村域社会资本对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的影响是多维的,村域网络中的正式网络显著正向影响农村

老人养老服务的供给意愿,但非正式网络的影响则不显著;村域信任中的人际信任显著正向影响农村老人

养老服务的供给意愿,而制度信任的影响则不显著;村域互惠与村域规范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村老人养老服

务的供给意愿。研究还发现,村域社会资本对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的影响存在服务内容和服务对

象的差异,同时还存在群体分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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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进入21世纪,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后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8.70%,65岁及

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3.50%[1]。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还表现出了城乡差异,与城市相

比,农村地区的人口老龄化更为严重。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司发布的《2020年度国家老龄

事业发展公报》显示,2020年农村60周岁及以上、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

分别为23.81%、17.72%,比城镇60周岁及以上、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比重分

别高出了7.99个百分点、6.61个百分点[2]。不仅如此,农村地区的人口老龄化速度也高于城市

地区。

在人口老龄化进程日趋加快的同时,农村社会转型也冲击着中国传统的养老模式。一方面,

计划生育政策使家庭“少子化”现象越来越常见,农村家庭规模日趋小型化、核心化,“四二一”的
家庭结构也越来越普遍[3]。另一方面,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大规模的乡城人口迁移,尤其是年轻

劳动力外流导致代际间长期聚少离多,家庭养老服务供给不足,使得农村老人面临着日常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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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慰藉、疾病照料等缺失问题[4]。面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以及传统家庭养老功能的

衰退,中国尚未建立起一套弥补农村家庭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完善制度,农村地区的社会养老服

务供给仍处于兜底线和保基本的初级阶段[5]。因此,在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以及社会养老发

育不足的背景下,发掘和动员农村老人自身资源来提供养老服务,为缓解农村地区的养老压力提

供了一种新的可能。互助养老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自发性养老模式受到了特别关注,甚至被认

为是中国农村养老的出路[6],但其发展却面临一系列现实难题。互助养老持续开展的前提与基

础是农村老人的参与程度,农村老人养老服务的供给意愿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农村老人的参与

程度,然而目前却少有研究关注到农村老人的养老服务供给意愿。

村域社会资本作为内生于村庄的非正式制度[7],是在特定的自然、历史与文化背景下逐步演

变和累积而成的,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8],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成员的合作行为。村域社会

资本作为一种附带“资本”属性的社会资源[9],在中国农村这样一个典型的人情社会,对养老服务

资源的配置将起到干预作用。因此,分析村域社会资本的差异性,探讨其影响农村老人养老服务

供给意愿的逻辑,可以为农村老人参与互助养老提供理论支撑。故本文将基于对全国11省31
村农村老人的抽样调查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通过构建多维指标,探讨村域社会资本对

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供给与需求是农村养老服务研究的核心议题。关于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的研究主要包括四个

方面:一是基于福利多元主义视角探讨养老服务供给主体之间的关系,其中既有对单个主体责任

的探析,又有对多元主体责任关系的探讨。前者如张世青、王文娟探讨了政府在农村养老服务中

的作用,强调政府应首先尽责[10];后者如聂建亮、李澍提出了构建多元化的农村养老服务体

系[11]。二是探讨农村不同的养老服务供给模式,既有针对单一养老服务模式的深入探讨,如互

助养老[12]、居家养老[13];又有对综合养老服务供给模式的关注,如有学者提出构建养老服务的协

同供给模式[14-15]。三是对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现状进行研判,既有对农村养老服务供给整体现状

的探析,如有研究认为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主体过于单一,且责权不清晰[16];又有对单个主体供给

现状的研究,如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17]、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瞄准的非精准化等[13]。四是聚焦农

村养老服务供给侧改革,尝试优化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结构,实现农村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18-19]。

自“积极老龄化”理念推广以来,互助养老因可以充分动员农村老人进行社会参与而备受学

界关注。对互助养老的研究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互助养老模式及运行机制的探析,

既有对单一互助养老模式的分析[20],又有对多种互助养老模式的横向比较[21]。二是从农村互助

养老的历史演变来论证其独特优势及现实可能性,其中既有对制度演进逻辑的分析[22],又有对

生动案例的阐述[21]。三是围绕农村互助幸福院论述互助养老的发展现状,认为农村的互助养老

工程在压力体制下存在着选择性政策执行、数字式年度考核与乡村敷衍性应对、供给主体的责任

缺失、乡村信任危机[23]以及供需矛盾等问题[24]。

近年来,有学者关注到社会资本与互助养老的关系,认为社会资本与互助养老是相互促进

的:一方面,培育社会资本有助于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农村社会资本存量短缺、结构变化导

致农村老人面临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社会养老服务水平低、养老保障水平不高等养老难题[25]。

同时,以信任、规范和网络为主要内容的村庄社会资本的不断流失,也在客观上阻碍了互助养老

的发展[26]。因此,社会资本的培育程度决定了农村场域中互助养老模式发展的可持续性[27]。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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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开展互助养老模式有助于培育村庄社会资本。袁同成通过研究认为,以NGO形式开展

现代农村家族邻里互助养老,有助于激活和培育乡土社会中的社会资本[28];陈际华、黄健元认为

互助养老方式可以从个体和集体两个层面补偿因劳动力外流导致农村空巢老人缺失的社会

资本[29]。

对已有文献回顾可知,学者们对农村养老服务供给进行了较多的关注,但养老服务供给主体

仍以国家和社会为主,较少将主体聚焦在农村老人身上。虽然近年来互助养老备受关注和推崇,

但是现有研究主要探讨互助养老的实现基础以及实现形式,却极少关注互助主体农村老人的养

老服务供给意愿。只有农村老人有供给养老服务的意愿,农村互助养老才有实践可能。另外,互

助养老是基于村庄熟人社会发展起来,用于化解部分养老风险的一种养老模式。互助养老需要

农村老人的广泛参与才能产生实质性效果,所以互助养老可以看作是农村老人这一群体在工具

理性下的一种合作行为,而这种合作行为又会受到内嵌于村庄内社会资本的影响[30]。虽然我国

学者已开始关注社会资本与互助养老的关系,但主要是理论层面的阐释,尚缺乏对社会资本与互

助养老关系的实证检验。因此,本文聚焦农村老人的养老服务供给意愿,探讨村域社会资本对其

产生的影响,以推动农村老人互助养老潜力发挥,为缓解农村养老服务供给无效及不足提供新的

思路。

(二)研究假设

社会资本一词最早出现于1916年,而后布迪厄首次系统论述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并将其引

入社会学研究。帕特南进一步将社会资本应用于政治学研究,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

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等,它们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升社会效率[25]。村域社会资本是社

会资本理论基于中国农村社会的特殊性而建构的一种本土化理论,在中国乡村这样一个典型的

由亲缘、血缘和地缘构成的人情关系网络社会中是核心要素[31]。近年来,村域社会资本已成为

研究农村问题的重要视角,同样村域社会资本也将是分析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的重要视

角。因此,本文借鉴已有研究对村域社会资本的测度方法[32-33],从村域网络、村域互惠、村域信任

以及村域规范四个维度来分析村域社会资本对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的影响。

村域网络作为村域社会资本的关键表征,是指社会成员之间因为互动和联系所形成的一种

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34]。作为农村老人互动和联系的一个重要载体,村域网络是农村老人获取

资源的重要途径,它能够共享信息、降低风险、减少机会主义行为[35]。一般认为,村域网络包含

正式村域网络和非正式村域网络。其中,村庄内的社团组织作为正式村域网络,起到社会纽带的

作用,将携带不同资源的农村老人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连接性的社会资本。农村老人通过社团

参与,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资源,打破彼此间信息不对称性的局面,进一步增强彼此间的合作意

愿;同时获得更多的人际关系,扩大社会交际范围[36],增强非正式村域网络。社团组织是建立在

个体自愿联合、主动合作的基础上的,是行动者主体性的体现[37],故村域社团组织数量越多,说

明村庄内成员的合作意愿越强,也会增加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农村老人通过社会交往

形成非正式村域网络。非正式村域网络作为粘合性社会资本,可以为农村老人提供非正式的养

老支持。农村老人以基于血缘和地缘发展而来的社会关系为媒介,可以获得更多的养老信息,增

加彼此间的沟通与交流,进而降低养老风险中的不确定性。因此,非正式的村域网络对农村老人

养老服务供给意愿可能会产生积极影响。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a:正式村域网络对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具有正效应。

假设1b:非正式村域网络对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具有正效应。

村域互惠是村域社会资本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分为均衡的互惠和普遍化的互惠,前者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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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同时交换价值相等的东西,后者指的是一种持续进行的交换关系[38]。普遍性互惠是对相互性

给予和获取的一种合理预期,即现在己予人,将来人予己,要求他者行为一定程度的可预期

性[39]。互助养老实际上是一种互惠行为,兼具均衡互惠和普遍化互惠的特征。农村老人为他人

提供养老服务,不仅可以通过与他人的交往排解消极情绪,获得精神慰藉,充实闲暇生活,同时还

可以享受他人为自己提供的养老服务。农村老人的互惠行为在村落中发生的频率越高,农村老

人之间就有更多休戚与共的情感共鸣,那么农村老人对彼此之间形成互惠互利行为的预期就越

稳定,参与互助养老的积极性也就越高,越愿意向其他老人供给养老服务。据此,提出假设2:

假设2:村域互惠对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具有正效应。

村域信任作为村域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分为村域人际信任和村域制度信任。村

域人际信任是指人们在相互交往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对交往对象可靠程度的一种概括化期望[40],

是走向合作的前提和基础[41]。虽然农村社区是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相对密切,但农村

老人提供养老服务时需付出一定成本,如时间成本和劳动成本。因此,基本的村域人际信任是农

村老人参与互助养老的基础。村域人际信任能够降低农村老人的合作成本,促使农村老人之间

形成一种持续互利的合作关系,对农村老人养老服务的供给意愿产生积极影响。另外,作为一种

道德资源,村域人际信任能够简化复杂的互动关系[42],促进农村老人之间的沟通交流,进而加快

信息的传递,增强农村老人对互助养老可持续性的信心。与此相对,村域制度信任以人们交往中

所受到的契约、法规等制度的约束作为信任基础,主要体现在对政府的信任方面[43]。对政府信

任程度越高的农村老人,更愿意相信制度性养老保障,因此村域制度信任会对互助养老产生“挤

出效应”,进而抑制农村老人养老服务的供给意愿。据此,形成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3a:村域人际信任对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具有正效应。

假设3b:村域制度信任对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具有负效应。

村域规范是村域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维度。村域规范是指一些非正式的却为社会成员普遍

遵守的制度规则[36],对社会成员的行为具有激励、引导和约束作用[37]。村域规范通过声誉机制

提供了一种非正式的社会控制[44],对农村老人的行为起到“软约束”的作用。农村社区是一个基

于血缘、地缘形成的熟人社会,所以村庄舆论更易通过村民之间的日常交往发挥强大作用[45]。

因此,村域规范具有一定程度的强制力,若成员打破团体默认的村域规范,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压

力,可能会损失名誉,甚至难以在村域人际关系中立足。农村老人在长期社区生活中形成的名

誉、口碑等“软信息”可以看作是参与合作的“抵押品”[46]。村域规范在合作中发挥着隐形契约的

作用,可以约束互助养老中只享受而不提供养老服务的投机行为,能够加强他人为自己提供养老

服务的可预期性,从而对农村老人参与养老服务供给产生积极影响。据此,形成假设4:

假设4:村域规范对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具有正效应。

三、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9—2021年课题组在全国11省31村的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60周

岁及以上的农村老人。调查首先根据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选择有代表性的省份,包括

东中西部三个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四个省份(山东、河北、江苏、福建),中部地区四个省份(湖北、

湖南、河南、山西),西部地区三个省份(陕西、云南、新疆);其次在这11个省份中随机选择了具有

较强代表性的31个村庄;最后在每个村庄中随机选择30名左右60周岁及以上老人作为样本。

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1126份。从样本的性别结构来看,男性占比46.3%,女性占比53.7%;从

55



样本的年龄结构来看,60~69岁的样本占比54.7%,70~79岁的样本占比36.1%,80岁及以上

样本占比9.2%。总体来说,样本结构基本符合农村老人的人口特征。

(二)变量选择

1.因变量

养老服务供给意愿是本文研究的因变量,该因变量通过服务内容和服务对象两个维度交互

进行操作化。学者们对农村老人养老服务的内容做了大量研究,一般认为精神慰藉、生活照料、

医疗护理是养老服务的基本内容[47-48]。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并根据农村老人的实际提供能力,本

文将养老服务内容分为精神慰藉、生活照料以及医疗护理三个方面,将服务对象根据差序格局标

准分为其他村民、朋友、家族或亲戚,进而通过询问农村老人以下9个问题来测量农村老人养老

服务的供给意愿:①您是否愿意为其他村民提供精神慰藉? ②您是否愿意为朋友提供精神慰藉?

③您是否愿意为家族或亲戚提供精神慰藉? ④您是否愿意为其他村民提供生活照料? ⑤您是否

愿意为朋友提供生活照料? ⑥您是否愿意为家族或亲戚提供生活照料? ⑦您是否愿意为其他村

民提供医疗护理? ⑧您是否愿意为朋友提供医疗护理? ⑨您是否愿意为家族或亲戚提供医疗护

理? 选项均为“愿意”“不好说”“不愿意”,分别赋值为2、1、0。养老服务供给意愿变量由以上9题

项得分加总得出,同时,将涉及各类服务内容的题项分组加总得出精神慰藉服务供给意愿(①+

②+③)、生活照料服务供给意愿(④+⑤+⑥)、医疗护理服务供给意愿(⑦+⑧+⑨),将涉及各

服务对象的题项分组加总得出为其他村民提供养老服务意愿(①+④+⑦)、为朋友提供养老服

务意愿(②+⑤+⑧)、为家族或亲戚提供养老服务意愿(③+⑥+⑨)。

表1展示了农村老人的养老服务供给意愿。可以发现,农村老人更愿意提供精神慰藉服务,

然后是生活照料服务,最后是医疗护理服务,说明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在服务内容上具有

递进性;农村老人更愿意向家族或亲戚提供养老服务,然后是朋友,最后是其他村民,体现了差序

格局的特征[49]。
表1 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频率表(%)

服务对象
精神慰藉

愿意 不好说 不愿意

生活照料

愿意 不好说 不愿意

医疗护理

愿意 不好说 不愿意

其他村民 74.9 1.6 23.5 50.7 4.6 44.7 43.1 8.2 48.8
朋友 78.8 1.7 19.5 55.9 4.4 39.8 49.1 8.3 42.6
家族或亲戚 83.8 1.2 14.9 67.6 2.9 29.5 64.2 5.0 30.8

  2.自变量

村域社会资本是本文研究的自变量,这里将村域社会资本操作化为村域网络、村域互惠、村

域规范以及村域信任四个维度。以村域为单位,直接收集有关村落的特征指标具有一定的困难

性。但通过农村老人个体指标来测量村域社会资本不仅更加契合社会资本的理论含义,在实践

中也更加具有可行性[50]。因此,本文在农村老人个体层面上测量社会资本,然后通过个体变量

值的汇总平均形成村域层次的指标。同时,为了避免同户老人社会资本的同质性,每户只访问一

位老人。

村域网络是村域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维度,一般包含正式村域网络与非正式村域网络。用

村域社团组织的数量来测量正式村域网络;通过询问农村老人与本家族成员、亲戚、邻居、朋友、

本村人的交往频率来测量非正式村域网络;通过询问农村老人对“您有心事要倾诉时,有人愿意

听您倾诉吗”“当您有重要事情需要和他人商量时,可以得到帮助吗”“当您想要聊天、外出和打牌

下棋时,可以得到他人的陪伴吗”“当您身体不舒服时,可以得到他人的照顾吗”“当您需要家务或

农活帮忙时,可以得到他人的帮助吗”“当您经济遇到困难时,可以得到他人的财务帮助吗”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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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的态度来测量村域互惠;通过询问农村老人对本家族成员、亲戚、邻居、同村居民、朋友、村委

会干部、中央政府以及本地政府(乡镇政府)的信任程度来测量村域信任;通过询问被访者对“您
总是愿意理解与自己持不同看法的人吗”“您总是愿意帮助比自己境况差的人吗”2个题目的认

同程度来测量村域规范。以上所有问题均采用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为简化村域网络、村域互

惠、村域信任以及村域规范指标,这里运用主成分法对21个项目进行因子分析,其中,KMO值为

0.832,Bartlett球形检验P值为0.000。一般 KMO值越接近1,意味着变量间的相关性越强,

KMO值大于0.8表示适合做因子分析。经过最大方差法旋转,根据特征值大于1,提取了5个因

子,分别命名为村域交往因子、村域互惠因子、村域人际信任因子、村域制度信任因子以及村域规

范因子(见表2)。村域交往因子包含测量非正式村域网络的5个指标;村域互惠因子包括测量村

域互惠的6个指标;村域人际信任因子包括对家族成员、亲戚、邻居、同村居民以及朋友的信任

5个指标;村域制度信任因子包括对村委会干部、中央政府以及本地政府(乡镇政府)的信任3个

指标;村域规范因子包括测量村域规范的2个指标。
表2 因子分析

指标 因子1 因子2 因子3 因子4 因子5 共量

与本家族成员打交道的频繁程度 0.688 0.190 0.178 0.095 0.173 0.580
与亲戚打交道的频繁程度 0.777 0.024 0.168 -0.035 0.051 0.635
与邻居打交道的频繁程度 0.579 0.214 0.044 0.241 0.294 0.528
与朋友打交道的频繁程度 0.644 0.196 0.221 0.031 -0.166 0.530
与本村人打交道的频繁程度 0.655 0.092 0.056 -0.051 -0.017 0.443
有心事要倾诉时,有人愿意听的程度 0.174 0.674 0.054 0.080 0.243 0.553
有重要事情需要和他人商量时,可以得到帮助的程度 0.175 0.758 0.103 0.077 0.128 0.638
想要聊天、外出或打牌下棋时,可以得到他人陪伴的程度 0.141 0.729 -0.002 0.059 0.168 0.583
身体不舒服时,可以得到他人照顾的程度 0.067 0.778 0.136 0.108 -0.005 0.640
需要家务或农活帮助时,可以得到他人帮助的程度 0.104 0.812 0.079 0.037 0.080 0.684
经济遇到困难时,可以得到他人财务帮忙的程度 0.066 0.732 0.193 0.099 -0.035 0.589
对本家族成员的信任度 0.202 0.001 0.728 -0.022 0.220 0.620
对亲戚的信任度 0.164 0.015 0.798 0.032 0.188 0.701
对邻居的信任度 0.067 0.173 0.763 0.209 0.082 0.667
对同村居民的信任度 0.085 0.156 0.744 0.185 -0.007 0.619
对朋友的信任度 0.314 0.296 0.592 0.142 -0.164 0.584
对村委会干部的信任度 0.059 0.157 0.341 0.619 -0.053 0.530
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 -0.013 0.065 0.020 0.777 0.011 0.609
对本地政府(乡镇政府)的信任度 0.070 0.113 0.134 0.855 0.050 0.770
总是愿意理解与自己持不同看法的人 0.004 0.125 0.110 -0.018 0.851 0.752
总是愿意帮助比自己境况差的人 0.119 0.268 0.176 0.028 0.766 0.704
特征值 2.556 3.761 3.021 1.930 1.691 12.959
方差百分比(%) 12.170 17.911 14.387 9.190 8.052 61.710

  注:KMO值为0.832,Bartlett球形检验P值为0.000,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法,旋转方法为最大方差法

3.控制变量

借鉴既往研究,这里从个人、家庭、地区三个层面来选择控制变量。个人层面变量包括性别、

年龄、受教育年限、身体状况以及外出务工经历;家庭层面变量包括婚姻状况、子女数量、与子女

关系满意度、居住方式以及家庭年收入;地区层面变量包括村庄与县城距离、村庄经济水平、村庄

地形以及所在地区。具体控制变量及赋值如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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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变量及赋值

变量 赋值(单位)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养老服务供给意愿 9题项得分加总 11.739 6.356
不同服务内容供给意愿

精神慰藉服务供给意愿 精神慰藉相关3题项得分加总 4.795 2.201
生活照料服务供给意愿 生活照料相关3题项得分加总 3.602 2.646
医疗护理服务供给意愿 医疗护理相关3题项得分加总 3.342 2.586
不同服务对象供给意愿

为其他村民提供养老服务意愿 其他村民相关3题项得分加总 3.517 2.326
为朋友提供养老服务意愿 朋友相关3题项得分加总 3.818 2.295
为家族或亲戚提供养老服务意愿 家族或亲戚相关3题项得分加总 4.404 2.174
自变量

正式村域网络 连续变量(个) 0.401 0.509
非正式村域网络 村域交往因子转化为0~100分后的指数 66.659 6.162
村域互惠 村域互惠因子转化为0~100分后的指数 58.635 8.985
村域人际信任 村域人际信任因子转化为0~100分后的指数 65.166 4.780
村域制度信任 村域制度信任因子转化为0~100分后的指数 62.517 6.981
村域规范 村域规范因子转化为0~100分后的指数 53.199 6.007
控制变量

性别 女性=0;男性=1 0.463 0.499
年龄 连续变量(周岁) 69.716 6.664
受教育年限 连续变量(年) 3.895 3.542
身体状况 很差=1;较差=2;一般=3;较好=4;很好=5 3.222 1.003
外出务工经历 无外出务工经历=0;有外出务工经历=1 0.315 0.464
婚姻状况 无配偶=0;有配偶=1 0.736 0.441
子女数量 连续变量(人) 3.036 1.212

与子女关系满意度
很不满意=1;不太满意=2;一般满意=3;比较满意=

4;非常满意=5
4.169 0.750

居住方式 未与子女一起居住=0;与子女一起居住=1 0.355 0.479
家庭年收入 连续变量(取对数) 9.131 0.944
村庄与县城距离 连续变量(km) 15.111 13.951
村庄经济水平 低于平均水平=1;平均水平左右=2;高于平均水平=3 2.208 0.576
村庄地形 平原=0;丘陵=1 0.455 0.498
所在地区

东部地区 其他地区=0;东部地区=1 0.206 0.405
中部地区 其他地区=0;中部地区=1 0.243 0.429
西部地区 其他地区=0;西部地区=1 0.552 0.498

  注:指数=(因子值+B)×A;A=99/(因子最大值-因子最小值);B=(因子最大值-因子最小值)/99-因子最小值

四、结果分析

(一)村域社会资本与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

表4展示了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的回归分析结果,其中模型1是仅放入控制变量的

基准模型,模型2是在模型1基础上增加了村域社会资本指标的最终模型。模型变量的多重共

线性检验显示,所有模型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全部小于3,说明变量之间的相关共线

程度均在合理范围内。

首先来看控制变量对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的影响。模型1显示,年龄、身体状况、外

出务工经历、与子女关系满意度、居住方式、家庭年收入、村庄与县城距离、所在地区等变量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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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显著性检验。年龄变量在P<0.01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农村老人的养老服务供给意愿,

说明年龄越大的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越低。身体状况变量在P<0.01的水平上显著正

向影响农村老人的养老服务供给意愿,意味着身体状况越好的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越

高。外出务工经历变量在P<0.0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村老人的养老服务供给意愿,说明

与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村老人相比,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村老人提供养老服务的意愿更高。

与子女关系满意度变量在P<0.0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村老人的养老服务供给意愿,说明

对子女关系越满意的农村老人,提供养老服务的意愿越高。居住方式变量在P<0.01的水平上

显著正向影响农村老人的养老服务供给意愿,即相对于未与子女一起居住的农村老人来说,与子

女一起居住的农村老人提供养老服务的意愿更高。家庭年收入变量在P<0.1的水平上显著正

向影响农村老人的养老服务供给意愿,说明家庭年收入越高的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越

高。村庄与县城的距离变量在P<0.0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村老人的养老服务供给意愿,

说明村庄与县城距离越远的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越高。东部地区变量和中部地区变量

均在P<0.0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村老人的养老服务供给意愿,说明相对于居住在西部地

区的农村老人,居住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更高。
表4 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的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常量 8.547***
(3.086)

-19.463***
(4.735)

性别(参照:女性) 0.126
(0.416)

-0.004
(0.399)

年龄 -0.149***
(0.031)

-0.114***
(0.031)

受教育年限 -0.031
(0.055)

-0.025
(0.053)

身体状况 0.531***
(0.181)

0.342*
(0.175)

外出务工经历(参照:无外出务工经历) 1.366***
(0.410)

1.422***
(0.398)

婚姻状况(参照:无配偶) -0.703
(0.452)

-0.695
(0.435)

子女数量 -0.187
(0.173)

-0.221
(0.168)

与子女关系满意度 1.659***
(0.266)

0.970***
(0.266)

居住方式(参照:未与子女一起居住) 1.823***
(0.377)

1.569***
(0.366)

家庭年收入 0.404*
(0.215)

0.234
(0.215)

村庄与县城距离 0.039***
(0.014)

0.006
(0.016)

村庄经济水平 -0.006
(0.319)

0.462
(0.403)

村庄地形(参照:平原) 0.079
(0.376)

1.937***
(0.436)

所在地区(参照: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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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模型1 模型2

东部地区 1.357***
(0.490)

0.867
(0.549)

中部地区 1.689***
(0.493)

-0.066
(0.549)

正式村域网络 1.653***
(0.432)

非正式村域网络 0.008
(0.036)

村域互惠 0.083***
(0.030)

村域人际信任 0.204***
(0.050)

村域制度信任 0.050
(0.039)

村域规范 0.140***
(0.038)

R2 0.183 0.255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p<0.1,**p<0.05,***p<0.01

再来看村域社会资本对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的影响。模型2的R2 是模型1的1.4
倍,解释力提高了39.3%,说明村域社会资本变量对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有很强的解释

力。模型2中,正式村域网络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非正式村域网络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

验。正式村域网络变量在P<0.0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村老人的养老服务供给意愿,说明

村域社团组织数量越多,农村老人的养老服务供给意愿越高,假设1a成立。非正式村域网络变

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非正式村域网络对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假设

1b不成立。这可能是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农村社区的逐渐开放,农村老人与村域内其

他社会成员交往频率降低,传统农村社会紧密的社交网络逐渐瓦解,进而抑制了非正式村域网络

对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的影响。村域互惠变量在P<0.0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村老

人的养老服务供给意愿,说明村域互惠水平越高,农村老人的养老服务供给意愿水平也越高,假

设2成立。村域人际信任变量在P<0.0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村老人的养老服务供给意

愿,说明村域人际信任水平越高,农村老人的养老服务供给意愿越高,假设3a成立。村域制度信

任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村域制度信任对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假设

3b不成立。可能因为由农村老人供给的养老服务是嵌入于村庄内的非制度性资源,而非外部输

入的制度性资源,因此对外部资源输入的依赖以及预期相对较低,制度信任的作用不再明显,村

域制度信任对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的影响就不再显著。村域规范变量在P<0.01的水平

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村老人的养老服务供给意愿,说明村域规范程度越高,农村老人的养老服务供

给意愿越高,假设4成立。

另外,模型2还显示,在放入村域社会资本变量后,家庭年收入、村庄与县城距离、所在地区

等变量的显著性消失,身体状况变量的显著性则由P<0.01的水平降低到P<0.1,意味着村域

社会资本消减了这些变量对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的影响。不过,村庄地形变量在模型2
中变得显著了,且显著性水平为P<0.01,方向为正,说明相对于居住在平原的农村老人,居住在

山地的农村老人为他人提供养老服务的意愿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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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村域社会资本与农村老人不同养老服务内容以及不同养老服务对象供给意愿

这里进一步将因变量按照服务内容分为精神慰藉服务供给意愿、生活照料服务供给意愿、医

疗护理服务供给意愿,探讨村域社会资本与农村老人不同服务内容供给意愿的关系。模型3~5
分别是村域社会资本对农村老人精神慰藉服务供给意愿、生活照料服务供给意愿、医疗护理服务

供给意愿影响的回归分析(见表5)。
表5 农村老人不同养老服务内容以及不同养老服务对象供给意愿的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3

精神慰藉
模型4

生活照料
模型5

医疗护理
模型6

其他村民
模型7
朋友

模型8
家族或亲戚

常量 -1.819
(1.772)

-10.532***
(2.020)

-7.167***
(1.892)

-6.978***
(1.759)

-7.620***
(1.712)

-4.865***
(1.673)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正式村域网络 0.264
(0.163)

0.486***
(0.184)

0.904***
(0.173)

0.818***
(0.161)

0.580***
(0.156)

0.255*
(0.153)

非正式村域网络 0.015
(0.014)

0.003
(0.016)

-0.010
(0.015)

-0.013
(0.014)

0.008
(0.013)

0.013
(0.013)

村域互惠 -0.003
(0.011)

0.054***
(0.013)

0.032***
(0.012)

0.015
(0.011)

0.034***
(0.011)

0.034***
(0.011)

村域人际信任 0.047**
(0.019)

0.076***
(0.022)

0.081***
(0.020)

0.061***
(0.019)

0.082***
(0.018)

0.061***
(0.018)

村域制度信任 -0.006
(0.015)

0.022
(0.016)

0.034**
(0.015)

0.029**
(0.014)

0.009
(0.014)

0.013
(0.014)

村域规范 0.021
(0.014)

0.071***
(0.016)

0.048***
(0.015)

0.076***
(0.014)

0.034**
(0.014)

0.029**
(0.013)

R2 0.114 0.220 0.284 0.233 0.255 0.206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P<0.1,**P<0.05,***P<0.01

将村域社会资本对不同养老服务内容供给意愿的影响进行对比发现,村域人际信任对农村

老人不同养老服务内容供给意愿的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且与模型2中村域人际信任对农村老

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影响的方向及显著性一致。不过正式村域网络、村域互惠与村域规范仅在

模型3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因为精神慰藉服务的成本相对较低,农村老人提供精神

慰藉服务的意愿较为强烈,受村域社会资本的影响较小。村域制度信任在模型5中通过了显著

性检验,这可能是因为医疗护理服务对专业技能要求较高,同时承担风险较大,所以村域制度信

任仅影响农村老人提供医疗护理服务的意愿。非正式村域网络对不同养老服务内容供给意愿的

影响均不显著,与模型2中的结果一致。

这里接着对服务对象进行分类,然后对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进行回归分析。模型

6~8分别是村域社会资本对农村老人为其他村民提供养老服务意愿、为朋友提供养老服务意愿、

为家族或亲戚提供养老服务意愿影响的回归分析。

将村域社会资本对不同养老服务对象供给意愿的影响进行对比发现,村域网络(包括正式村

域网络和非正式村域网络)、村域人际信任以及村域规范等变量对不同服务对象供给意愿的影响

均不存在显著差异。除了非正式村域网络的影响不显著外,正式村域网络、村域人际信任以及村

域规范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村老人对不同服务对象的供给意愿,且与模型2中这些变量对农村老

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影响的方向及显著性一致。村域互惠仅在模型6中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

能是因为农村老人与村域内其他成员交往频率降低,传统农村社会的互惠网络逐渐瓦解,进而抑

制了村域互惠对农村老人为其他村民提供养老服务意愿的影响。村域制度信任仅在模型6中通

过了显著性检验,具体来说,村域制度信任水平越高,农村老人越愿意为其他村民提供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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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村域社会资本对农村老人为其他村民、朋友、家族或亲戚等不同服务对象提供养老服

务意愿的影响基本不存在显著差异。

(三)分群估计

这里进一步依据性别、年龄及受教育水平3个标准对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进行分群

回归,形成3组6个模型,分别观察村域社会资本对不同老年群体养老服务供给意愿产生的异质

性影响(见表6)。
表6 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的分群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9
男性

模型10
女性

模型11
中低龄

模型12
高龄

模型13
低学历

模型14
高学历

常量 -21.251***
(7.454))

-16.413**
(6.371)

-30.229***
(4.495)

-26.387
(17.890)

-20.791***
(4.876)

-39.532
(39.077)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正式村域网络 1.890***
(0.672)

1.503***
(0.581)

1.450***
(0.455)

3.174
(2.156)

1.497***
(0.447)

4.866
(3.826)

非正式村域网络 -0.006
(0.055)

0.019
(0.050)

0.001
(0.038)

0.260
(0.168)

0.028
(0.038)

-0.134
(0.168)

村域互惠 0.107**
(0.047)

0.064
(0.040)

0.113***
(0.033)

-0.114
(0.120)

0.071**
(0.031)

0.476**
(0.205)

村域人际信任 0.245***
(0.077)

0.173**
(0.068)

0.233***
(0.053)

0.125
(0.271)

0.209***
(0.052)

0.373
(0.320)

村域制度信任 0.022
(0.059)

0.074
(0.052)

0.064
(0.040)

0.024
(0.175)

0.050
(0.040)

0.083
(0.264)

村域规范 0.162***
(0.061)

0.109**
(0.051)

0.152***
(0.041)

-0.082
(0.145)

0.134***
(0.039)

0.124
(0.208)

R2 0.267 0.255 0.248 0.290 0.250 0.612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P<0.1,**P<0.05,***P<0.01

首先,将村域社会资本对不同性别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的影响进行对比。模型9~

10显示,除村域互惠外,村域社会资本各维度对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的影响不因性别差

异而有所不同,其中正式村域网络、村域人际信任以及村域规范对不同性别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

给意愿的影响均显著,且影响方向一致。村域互惠仅在模型9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村域互

惠仅正向影响男性老人的养老服务供给意愿。这可能是因为在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思想的影

响下,相较于女性老人,男性老人在村庄内有更多的互惠行为。

其次,将村域社会资本对不同年龄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的影响进行对比,发现村域社

会资本对不同年龄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正式村域网络、村域互惠、

村域人际信任以及村域规范仅在模型11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正式村域网络、村域互惠、村

域人际信任以及村域规范仅显著影响中低龄农村老人养老服务的供给意愿。这里对高龄农村老

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进行再次分析,发现无供给意愿的样本占比为20%,这极有可能是因为随

着生理机能的退化,高龄农村老人的社会参与能力降低,进而抑制了村域社会资本对高龄农村老

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的影响。

最后,将村域社会资本对不同受教育水平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的影响进行对比。模

型13~14显示,村域互惠对不同受教育水平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的影响均显著,且影响

方向一致。说明村域互惠对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的影响不因受教育水平的差异而有所不

同。但正式村域网络、村域人际信任和村域规范仅在模型13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村域人

际信任和村域规范仅显著正向影响低学历(初中及以下)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通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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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发现,高学历农村老人有外出务工经商经历的占比37.3%,说明高学历农村老人有更多社区

以外的生活阅历,这会减少农村老人与村内成员的交流互动,进而抑制正式村域网络、村域人际

信任和村域规范对高学历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的影响。另外,相对于低学历农村老人,高

学历农村老人的自主性更高,更不容易受到外部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包括正式村域网络、村域人

际信任和村域规范等的影响。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调整样本数据的方法对模型的稳健性进行检验。一般来说,当样本量大于30时,

就可以利用它的大样本性质[45]。因村庄老人数量的限制,有4个村落的样本量小于30,占样本

总量的6.86%。本文将这些村庄的样本剔除后,重新运用因子分析构建村域社会资本,并再次进

行回归分析。从回归分析结果来看(模型16),正式村域网络、村域互惠、村域人际信任与村域规

范仍显著正向影响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因此,本文回归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7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15 模型16

常量 7.639**
(3.172)

-19.216***
(4.960)

性别(参照:女性) 0.140
(0.431)

0.034
(0.414)

年龄 -0.145***
(0.033)

-0.114***
(0.032)

受教育年限 -0.059
(0.057)

-0.046
(0.055)

身体状况 0.438**
(0.187)

0.269
(0.181)

外出务工经历(参照:无外出务工经历) 1.360***
(0.426)

1.418***
(0.411)

婚姻状况(参照:无配偶) -0.886*
(0.467)

-0.870*
(0.450)

子女数量 -0.206
(0.179)

-0.258
(0.176)

与子女关系满意度 1.805***
(0.277)

1.077***
(0.278)

居住方式(参照:未与子女一起居住) 1.895***
(0.390)

1.653***
(0.379)

家庭年收入 0.510**
(0.226)

0.329
(0.225)

村庄与县城距离 0.031**
(0.015)

-0.004
(0.021)

村庄经济水平 -0.085
(0.338)

0.604
(0.435)

村庄地形(参照:平原) 0.295
(0.385)

2.050***
(0.446)

所在地区(参照: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 0.910*
(0.534)

0.802
(0.629)

中部地区 1.492***
(0.501)

-0.261
(0.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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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模型15 模型16

正式村域网络 1.702***
(0.447)

非正式村域网络 -0.014
(0.045)

村域互惠 0.083***
(0.032)

村域人际信任 0.203***
(0.054)

村域制度信任 0.059
(0.048)

村域规范 0.140***
(0.042)

R2 0.178 0.251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P<0.1,**P<0.05,***P<0.01

五、结论与讨论

农村老人有养老服务供给意愿是互助养老实践的基础,因此了解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

愿,并探讨其影响因素,有助于农村地区互助养老模式的实践推进,进而为破解农村养老服务供

给不足及无效的困境提供路径。基于此,本文从村域社会资本的视角考察了农村老人养老服务

的供给意愿,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农村老人普遍有养老服务供给意愿,但这一意愿存在服务内容与服务对象的差异。农

村老人更愿意提供精神慰藉服务,然后是生活照料服务,最后是医疗护理服务;农村老人更愿意

向家族或亲戚提供养老服务,然后是朋友,最后是其他村民,体现了“差序格局”的特征。

第二,村域社会资本对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有重要影响。正式村域网络、村域互惠、

村域人际信任以及村域规范对农村老人养老服务的供给意愿会产生积极影响。这再次证明由血

缘、亲缘以及地缘等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村域社会资本在农村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培育村

域社会资本,尤其是改善村庄蕴含的网络、互惠、信任以及规范等村域社会资本,有助于提升农村

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为互助养老的持续开展提供现实基础。

第三,村域社会资本对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的影响存在服务内容和服务对象的差异。

村域人际信任对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的影响不因服务内容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正式村

域网络、村域互惠以及村域规范均未通过精神慰藉服务供给意愿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服务成本较

低的养老服务受村域社会资本的影响较小。村域制度信任仅正向影响医疗护理服务的供给意

愿,说明风险较高的养老服务会受村域制度信任的影响。村域社会资本对不同养老服务对象供

给意愿的影响仅在村域互惠与村域制度信任维度存在差异。其中,村域互惠仅未通过为其他村

民提供养老服务意愿的显著性检验,而村域制度信任仅正向影响农村老人为其他村民提供养老

服务的意愿。因此,农村互助养老的发展既应遵循村域社会资本的客观规律,将重点放在生活照

料层面,兼顾部分医疗护理服务与精神慰藉服务,也要遵循“差序格局”的内在规律,先从关系密

切的亲戚、朋友展开,再逐步扩展到其他村民。

第四,村域社会资本对不同群体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会产生异质性影响。除村域互

惠外,村域社会资本对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的影响不因性别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但村域

社会资本对不同年龄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村域社会资本中的村域

互惠对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的影响不因受教育水平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但正式村域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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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域人际信任与村域规范仅正向影响低学历农村老人的养老服务供给意愿。因此,农村互助养

老的发展应充分考虑老年群体的差异性,实行特定群体内的互助养老。

本研究为农村养老服务供给意愿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解释,也为农村互助养老实践提

供了一个新的审视视角。互助养老并非是仅仅基于经济收益进行的设计,而是一种基于农村社

会特征形成的以互助为主要特点的养老模式,因此非经济因素,特别是村域社会资本在互助养老

模式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如何发挥村域社会资本的优势,提高农村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意愿,应该

成为互助养老实践推进中的重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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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CapitalintheVillageandRealizationofMutualSupportfortheAgedinRuralAreas:
AnEmpiricalAnalysisBasedontheSupplyWillingnessofRuralElderCareServices

NIEJianliang,CAOMengdi,WUYufeng
(SchoolofPublicAdministration,NorthwestUniversity,Xi’an710127,China)

Abstract:Whethermutualsupportfortheagedcanberealizedmostlydependsonthewillingnessoftheelderlytopro-
videcareservicesinruralareas.Basedonthesampledataof32villagesin11provincesofChina,thispaperindicatedthe
characteristicsofthesupplywillingnessofcareservicesinruralareas.UsingtheLinearMulti-VariationRegression
Modelandtakingthevillagedomainsocialcapitalastheentrypoint,thispaperanalyzedtheinfluenceofsocialnet-
works,socialreciprocity,socialtrustandsocialnormswhichwithinthevillagedomainonthewillingnessofruralelder-
lytoprovidecareservices.Thispaperputforwardthefollowingresearchfindings.First,intermsofservicecontent,the
ruralelderlyaremorewillingtoprovidementalsupportservices,followedbylifecareservices,andfinallymedicalcare
services.Second,intermsofserviceobject,thewillingnessofruralelderlytoprovidecareservicesisinlinewiththe
characteristicsof“Diversity-OrderlyStructure”fromtheclosesttothealienation.Theinfluenceofvillagedomainsocial
capitalonthewillingnessofruralelderlytoprovidecareservicesismultidimensional.Theformalnetworksinthevil-
lagedomainnetworkshavesignificantpositiveimpactsonthewillingnessofruralelderlytoprovidecareservices,but
theimpactsofinformalnetworksarenotsignificant.Interpersonaltrustinvillagedomaintrusthasasignificantpositive
impactonthesupplywillingnessofcareservicesinruralareas,buttheimpactofinstitutionaltrustisnotsignificant.
Boththevillagedomainsocialreciprocityandsocialnormshavesignificantpositiveimpactsonthewillingnessofthe
ruralelderlytoprovidecareservices.Theinfluenceofvillagedomainsocialcapitalonthewillingnessoftheruralelderly
toprovidecareservicesisnotonlydifferentinservicecontentandserviceobjects,butalsodifferentamonggroups.
Keywords:ruralelders;socialcapital;eldercareservices;supplywillingness;“Diversity-OrderlyStructure”;population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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